《人间词话》
1.有无之中
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总是《人间词话》中最常被人们提及的概念。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；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”这句话在学习诗词时便由老师介绍给我们。境界一词，听起来总觉得玄而又玄，但经由王国维先生诠释，诗词的境界却显得明晰起来——“有我”是诗人将主体的情感加诸于风物之上，从自身出发，将物与自我情感联系在一起；“无我”则是从物出发，弱化主体意识，从而使物与我的存在达到平衡。王国维先生推崇无我，将这种境界视作豪杰之境界，但能以超脱世俗的视角观察事物的毕竟是少数，强行追求无我可能反而会使得物与我彻底割裂，使文字缺乏真情实感。而相比之下，有我之境更易达到，也更适合作为目标努力，将情感融入文字的同时，学会用内心体悟生活。
2.隔与不隔
王国维先生将诗词分为隔与不隔两类，分界标准在于诗词能否将景物现于读者眼前。在王国维先生的观念中，无论写景还是咏物，都应以鲜明真切、自然活泼为宗旨，合乎此旨便是不隔，否则便是隔。从举例来看，“池塘生春草”，“空梁落燕泥”二句，物物皆在眼前，场景仿佛在眼前展开，使得诗中描述之境与读者相连，达成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交互。而显得隔之句，或是用典，或是用意曲折，使得读者需要停顿下来思考才能明晰词句的内在含义。在普通文本中，稍“隔”一点增加文本内涵深度未必不可，但对于诗词来说，其本身魅力在于直观而酣畅淋漓的描写抒情，过分运用抽象和典故反而使这份魅力被减弱了，因此无怪王国维先生极力称赞不隔之作，将情感作为最重要的考量。
3.一切景语皆情语
情与景的关系在文学中总是常常被提起，且这一点在诗词的分析中更显得尤其重要。景中生情，情中含景，因此王国维先生才会提出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对于诗词来说，其雅致在神不在貌，这份貌并不只是指诗词的字词构建和形式，在我看来，也是指浮于表面的对景物的描写。诗词之妙趣，正在于表面景语之下暗含的情语，貌之下暗含的神，区别于直接而浓烈的情感，借由景语诉说出的情语更加引人遐思。而这对于写作一样有启示，以我手写我心常常是文章立足的基本，失去了真情实感，即使文章的语言运用如何优美，也只是空有皮囊而缺乏骨架。人们对外在的追求往往过于执着，但事实上，真正能够使人感到共情，能够有所体悟的永远只有最纯粹的情感和最真挚的内心。

